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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三娘（白）：叫尔替奴传上。  
  小校甲（白）：我吃尔的饭？  
  李三娘（白）：用烦尔。  























  三娘：还有一字。  
  刘文锡：什么字？  
  三娘：天上加一点。  
  刘文锡：出头天。  
  三娘：出头天，没有字。  
  刘文锡：乃是夫字。  
  三娘：还有一字。  
  刘文锡：什么字？  
  三娘：一字长渺渺，中间加个丑，女子下面坐，不论贫富家家有。  
  刘文锡：一字长渺渺，中间加个丑，女子下面坐，不论贫富家家有，乃是
妻字。  
  三娘：何为妻字？  
  刘文锡：结为夫妻字。  



















  文堂白：在！  
  主考白：开了贡院门。  
  文堂白：开了贡院门。  
  主考白：众举子各报考字号。  
  廷玉白：学生天字号。  
  王贵白：学生地字号。  
  主考：天字号学生进场  
  廷玉白：学生在。  
  主考白：文章受老夫一对。  
  廷玉白：大人出题。  
  主考白：小小书生身穿褴衫拖地。  
  廷玉白：堂堂宰相头戴乌纱朝天。  
  主考白：文才堪中。  
  廷玉白：叩谢大人。  
  主考白：地字号学生进场。  
  王贵白：学生在。  
  主考白：文章受老夫一对。  
  王贵白：大人出题。  
  主考白：油菜开花好似黄金满地。  
  王贵白：菖蒲出水犹如宝剑冲天。  
  主考白：文才堪中。  
  王贵白：叩谢大人！  
  主考白：文章抬在明伦堂，待龙虎捷报发榜。传鼓。  












  下手：我太爷新任官，新造红板未曾开板，打屁股有钱，打一下一个钱， 
  打一百下一百钱。  
  三武：什么打屁股有钱？  
  下手：在这里打。  
  三武：班头哥，与我多打几下。  
  下手：不是这边？  
  三武：不是这边。  
  下手：翻着屁股翘天，一二三四五，起来。  
  三武：多打几下。  
  下手：没有钱，起来！  
  三武：班头哥，打屁股钱拿来。  
  下手：你去问太爷拿。  
  三武：甚么问太爷拿，太爷打屁股钱拿来。  
  公堂上，衙役竟然告诉犯人打屁股有钱，而犯人理解为谁挨打，谁就可以
拿到钱，因此他要求衙役多打几下，打完之后，真的向衙役和县令索要打屁股
钱。法律的权威，公堂的严肃被消解殆尽，剩下的是观众开心的笑声。  
  戏中如此表现科考和审案，是老百姓一种特有的表达方式，一方面，他们
用自己的方法解决各种矛盾，维护受迫害者的权益；另一方面，他们肆意调
侃、讽刺和鞭挞，宣泄对科举、法律的蔑视和不满，体现他们对所谓国家大事
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他们借此调笑逗乐，激发观众的笑声。可以说，谐趣是
必不可少的调味品，有了它们，观众就开心，四平戏也因此广结人缘，受到人
们的欢迎。  
  与明清文人传奇相比，这些由百姓编、百姓演、百姓看的作品具有显著的
特点。文人身受社会主流文化价值体系的约束，在题材、情节和文字等方面讲
究出处和来历，看重规矩和章法。而这些作品却大胆创造、自由发挥，所受的
束缚要少得多。当然，它们并不是天马行空，毫无束缚，非常尊重艺术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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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这些作品运用百姓喜爱的方式编排情节、穿插科诨、设计戏曲冲
突，既显示了纯朴而奇妙的民间智慧，又很容易令百姓产生认同感，从而投入
极大的兴趣和热情。  
  综上所述，《四平戏传统剧目》收录的作品虽然大多产生于明清时代，但
仍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它们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运用百姓喜爱的方式
充分表达民间话语，发挥言说的功能，戏曲才能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回归。编写
百姓喜爱的剧作并不需要丰厚的文学修养、高深的理论和思想，但剧作家必须
达到以下三点要求：一，生长于民间，对世态、人情、民俗和市井语言了如指
掌，理解并认同百姓的思想感情和理想愿望，对民间文化有归宿感；二，善于
揣摩百姓的心理，有意识地满足他们的文化需求和审美期待；三，熟悉舞台，
清楚演出体制，了解并尊重艺术规律。笔者认为，必须有意识地扶持并培养一
大批符合这些要求的剧作家，倡导民间写作，为他们营造良好的创作环境。只
有做了这一点，戏曲回归民间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话。  
  现在，更重要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培养出一大批扎根民间，真正为百姓写
戏的剧作家。笔者将继续致力于这一课题的探讨，同时也希望本文能够起到抛
砖引玉的作用，使越来越多关心戏曲命运的有识之士关注这一问题，并提出建
设性的意见。 
 
